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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志杰

我常对人说，我家住在虞河头。河的四条
涓涓源流汇合在村子中央，穿过一个叫东王松
的庄，我家就在其中一条支溪旁边。记忆中溪
水长流不息，一座小桥使地堑变通途，小溪的
西边叫围子里，东边称东门外。过去我们村是
有一道坚固的村墙的，以村墙为界分为里与
外。依河道东侧筑土院，多了烟火缭绕，因而有
一个好听的名字“东崖上”。小桥流水人家，很
像说的我家这里呢。

有人便问，虞河是怎样的一条河，咋没听
说过呢？虞河是这条河的官名，多用在行文官
话里。它的名气很小，在当地很多人并不知道
河的真名，比如虞河上游流经的第一个大城市
坊子，这里的人们把它叫东河。与坊子隔河相
望有一个不大的蒋家村，庄里的人管它叫西
河。估计，即便虞河水唏哩哗啦淌到潍县城，城
里人也未必通晓四方，知道它的大号，说不定
与乡下人一样东河、西河地叫着。虞河全长只
有75公里，却算得上是条历史悠久、人文荟萃、
经济效益很高的城市内河。潍县乡土志记，古
时候它叫“溉水”，此“溉”是否与灌溉有关不甚
清楚，如有哪怕一丝瓜葛就可猜测古时溉水是
一条用来浇地的水渠，那么再进一步能否断定
为一条人工运河？没有可靠的资料佐证不敢妄
断。虞河还有一个名字叫东丹河，听上去很浪
漫，说起来挺顺口。河流经过近几年的整治，看
上去似有些俊俏的模样，与这个好听的河名大
致般配。没有文字解释“东丹河”的来由，知晓
者更少，就此打住也符合它眼下的名份。

在此喜提大舜爷，传说他的老家在我老家
东王松村往南近二百里的诸城腹地，具体地址
不详。由此往北去百里有一个产酒的地方景
芝，此地多做酒高手，喝酒也是相当有趣，一本
名为《芝镇说》的乡野文化小说描写很到家。听
作者说，小说的第二部还把我的名字写了进
去，值得期待。景芝人将大舜奉为白酒鼻祖，景
芝酒里散发着三皇五帝的那股味道，血统纯
正。我曾祖父曾经开过一个小酒坊，以他老人
家肚里那点文化水，大概想不出大舜是酒祖如
此宏大的主题，再说那时候也不兴这个。从酒
乡再往北就是虞河流域。虞，以字义解，好似包
含的贬义居多，尔虞我诈便是，还包括预测、忧
虑等含义。我倾向于为纪念大舜而为“虞河”，
传说大舜在周朝时曾建立了一个叫做虞的小
国，历史学家指定在今山西省平陆东北。为纪
念这位创国帝王，虞河流域的一帮文化人把这
条流过自家大门口的小河命名为虞河，并写进
相关文献而得以流传至今。还有一种可能，虞
河流域曾经盛长一种叫虞美人的草本植物，长
在河边，随风摇曳生姿，令一帮风雅之士心心
念之，取名虞河。我家住在虞河头，我希望虞河
名字来源于此，若是名叫“虞美人河”更好，一
定名声大噪，不会像现在这样寂寂无名。想象
春天虞美人河边花草斗艳争芳，观者如云，“有
女怀春，吉士诱之”，还可以把这里发挥成《诗
经》的创作基地，请名人写个字，挂上牌，又是
一番气象。

只是，“溉水”“东丹河”也好，“大舜爷”“虞
美人”也罢，已随潺潺虞河去了渤海湾，这里的

人还在延续着老辈人的叫法，他叫东河，你叫
西河，而在我老家，它是一条无名的河。我的脑
海里，最难忘的是流火七月，夏日炎炎，热得没
处躲没处藏，村东头的水库便是我们纳凉嬉戏
的好去处，最热的那些天几乎以此为家。话说
这座水库，原本是一处汩汩清泉，透明见底的
泉子全年无休，泉水顺着一条土路旁的小沟蜿
蜒而下，来到村子里，与其他溪流汇合，壮大起
来，携手去了更远的地方。到了上世纪五六十
年代，借着大集体的力量，村里人以泉为基，开
挖出一个深3米、宽10米、长约100米的迷你型水
库，将泉水和雨雪水圈在一起，涝可排水，旱能
提水灌溉。水库周边成了村里的良田，亩产小
麦200斤。喜的是，于我等孩子而言，水库成了我
们好玩的地儿。那会儿也没有什么游泳裤之累
赘，天热，一个猛子扎进水里，舒坦。冬天结了
老厚的冰，成了一座天然冰上运动场。没花一
分钱，练就了各种不规则姿势的游泳、冰上杂
耍。那会儿农村生活条件差，孩子都是散养的，
因有类似水库这样耍的天地，留下好多幸福的
记忆。离家谋生几十年却一直挂在心上，回去
看看，水库还在，心满意足。

村南的三角湾是虞河的另一水源地，顾名
思义，这里的水来自一个像三角形的水湾，可
能过去曾经是个三角形，我认识它的时候就已
经被拉长。湾深齐腰，脚下尽是淤泥。与水库的
深水和清凉不一样，三角湾系流水形成，水浅
又热乎乎的，小一点的孩子喜欢到此一游。孩
子多了，淤泥被搅得翻来覆去，一丝不挂的孩
子们泥糊汤子挂满全身，面目全非。三角湾的
上游、下游各有一个神秘的深水湾子。多深？我
从未见过底是啥样，年复一年，一般多的水，那
么平静。湾子边长满水草，春天开白花，秋天是
淡黄色的茎叶，把田野打扮得十分精致。胶济
铁路还从我们村南经过的时候，蒸汽火车头冒
着浓烟，鸣着汽笛，载着全国各地的旅客，呼啸
而去。我常站在离三角湾不远的铁路边等着父
亲开的那列火车路过，父亲看着我就会拉响汽
笛，向小儿挥手。有时候父亲在线路允许的情
况下，还会放慢火车的速度，把自己的一份工
作餐装在铝制的饭盒里，轻轻放到辅路上。里
面有米饭和肉炒的菜，喷香喷香的。写到此，那
味道就好似飘满了书房，馋得我直想流口水。
还隐约听到远去的列车那悠长的汽笛声，盼着
父亲和他的火车下次路过三角湾，我还会站在
那里等着父亲和他的火车。瞬时泪流满面。

无论大江大河，还是小如虞河这样的潍坊
市域内河，都是由数不清的小河岔子汇合而成
的。官方给虞河定的发源地是坊子老城往南十
里地的南灵山下，也对，如果改成发源于潍坊
市坊子区的“南灵山、东王松等地”就圆满了。
家乡人起意在水库那里立碑，写上“虞河头”字
样，正本清源。正合本游子之意。

我家住在虞河头，那是沐浴我长大的地
方。想起清代诗人袁枚的一首小诗。我作文追
求朴实、平实，不愿无功受禄引经据典，好像自
己知道挺多似的。家住虞河头，情到深处，一时
无有贴切的喻词，只得引用此诗：“白日不到
处，青春恰自来，苔花如米小，也学牡丹开。”海
纳百川，虞河水带着乡人的志向搏击大洋，也
是好样的。

□纪有芳

冬遇见春，便有了岁月；天
遇见地，便有了永恒。我今生遇
见享有“山东省优秀教师”称号
的范乡之老师和享有“山东省
三八红旗手”称号的王慎如老
师，便有了我人生中弥足珍贵
的师生情。

学高品端身垂范，
不谋名禄不媚官。
问君终生何所愿？
一片冰心在杏坛。
这是范乡之、王慎如两位

山东管理学院文学教授的人
生品格在我心目中的真实写
照。

讣告传来寸肠断，捶胸扼
腕难回天。王慎如教授因病救
治无效于2023年2月9日凌晨3点
29分在济南去世，享年86岁。我
们少了一位好老师，天堂多了
一位好教授。

看到王慎如老师讣告的
前一天，我收到了范乡之老师
探史钩沉之作《海鸥剧社的前
世今生》。

我心疼未平，打开《海鸥剧
社的前世今生》，凝重古朴的史
实叙述，练达精到的形象素描，
恰到好处的桥段截取，使我仿
佛乘坐上一列不受时空限制
的文字列车，去追赶淹没在历
史尘世中既熟悉又陌生的先
贤楷模……

1930年，在中国共产党地
下工作者的指导下，聚集在国
立青岛大学的十几个爱好文
化戏剧的热血青年(其中就有
王 慎 如 老 师 的 父 亲 王 苓
菲——— 后改名王照慈，在青岛
从事党的地下工作)发起组织
了中国共产党的外围组织、山
东 省 第 一 个 革 命 戏 剧 团
体——— 海鸥剧社。剧社的宗旨
是通过戏剧演出的文艺形式，
传达中国共产党的声音，唤醒
劳苦大众。剧社排演了表现工
农劳苦大众生活的进步话剧，
在青岛市区演出即获得巨大
成功。当时上海《文艺新闻》称
国立青岛大学的海鸥剧社是

“预报暴风雨的海鸥”。
海鸥剧社不满足于城市

演出，要把党的声音传播到最
基层的农村，抓住农闲时机，
1933年正月初二开始了第一次
自掏腰包的远征演出。海鸥剧
社演出的第一站是一个贫穷
的小渔村，渔民一开始不接受
这群没有锣鼓和戏装的学生，
一个手拿二尺多长旱烟袋、迂
腐干瘦的白胡子老头甩出一
块袁大头做赏钱，驱赶海鸥剧
社赶快离开。海鸥剧社知难而
进，采取“先贴近，后演出”的策
略，进村入户，先拜年、拉家常，
熟悉之后再演出，接地气的演
出获得极大成功。没有确切记
载，他们一共进了几个村庄、走
了 多 少 路 程 、做 了 几 场 演
出……

1933年夏天，因叛徒出卖，
青岛地下党组织遭受严重破

坏，王苓菲(王照慈)等人被捕。
王苓菲当时的公开身份是《青
岛民报》副刊编辑，其他人是青
岛大学的学生。经家庭和社会
多方营救，出狱之后，他们先后
离开青岛，融入全国各地进步
的文化、戏剧团体。

相聚一团火，散开是火种。
海鸥剧社的历史不长，却培养
了一批卓越的人才。王慎如老
师的父亲王苓菲(王照慈)，抗
日时期在延安《边区日报》做编
辑，解放战争时期被派往上海
做地下工作，迎来上海解放。新
中国成立后，他在中国戏曲研
究院从事戏曲理论研究，撰写
了大量理论文章，为新中国革
命事业贡献了毕生的力量。

绵绵瓜瓞传薪火。1998年
春，海鸥剧社历经凤凰涅槃，浴
火重生，在中国海洋大学重新
组建，并连年获得国家殊荣。

《海鸥剧社的前世今生》精
准生动地传达了先贤开创新
中国文化戏剧之艰辛，饱含着
作者缅怀追忆先贤的崇敬之
情。屈指算来，海鸥剧社等一大
批进步文化戏剧团体，成立距
今已近百年，毋庸置疑，先贤宗
师们踉踉跄跄学童般的足迹
才是新中国文化戏剧长河的
滥觞。

我梳理、思考了一下范老
师的文章和王老师病危的相
关信息：范老师2月7日完成《海
鸥剧社的前世今生》；王慎如老
师2月9日凌晨仙逝，走得很安
静，就是在梦中走完了一生。

千秋功德谁评说，悼文飞
去胜纸钱。王慎如老师在弥留
之际没有经历病痛的折磨，安
静得如同熟睡一般，静静地等
待着完成今生和范老师共同
书写的最后一篇悼念父亲的
文章。范老师懂得王老师的心
愿，2月7日写完《海鸥剧社的前
世今生》最后一个字，完成了今
生要与王慎如老师共同写一
篇追忆父亲文章的约定。

王老师一生为人低调，不
计名利，与世无争，却赢得许
多荣誉和同学们的爱戴。最近
有一位她40年前的学生，发来
王老师留下的一首诗《我爱麦
冬》：“我喜欢公园里的花红柳
绿/更欣赏油油麦冬长青四
季。/阳光下，/她蓬蓬勃勃盎
然挺立，/伴着花香，滋润大
地。/风雨中，/她舞动着柔韧
纤细的身体，/守护着春华秋
实。/冬天来了，/她给大地披
上绿衣，/迎着漫天飞舞的雪
花，/尽显一派生机。/我爱麦
冬的品质：/不枯荣，不争宠，/
默默无声，只为做好自己。”这
首诗是在写她自己。她就是默
默无闻、从不与百花争奇斗艳
却四季常青的麦冬。

2023年2月9日凌晨3点29
分，王慎如教授的心脏停止跳
动，带着饱含深情的《海鸥剧
社的前世今生》驾鹤西去，于
天堂之上拜见父亲，告慰老一
辈革命家的在天之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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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住虞河头【记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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